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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回第二十六回  談往事英雄遇鬼　著武經閨閣展才本談往事英雄遇鬼　著武經閨閣展才本

　　是錦心繡口，無慚經濟才猷。　　可憐遠適異邦，致令流毒九州。

　　話說文龍將劍出鞘之後，霎時間便飛砂走石，對面不能相見。直至風定後，文龍方才睜目細看，哪裡還有人影？連那房屋也都

不見了。惟耳邊還隱隱聽得鬼叫之聲而已。楚材此時也立起，四面一望，卻是如夢初醒，與著文龍坐在兩塊大青石的上面。知是遇

鬼，連忙拉著文龍走出村外，見那時候已是不早，只得商量著且自回去，明日問明了再來。這且不表。看官們可曉得這些人究竟是

人是鬼？原來那些人，說他是人，陽間卻又不見他們的蹤影；說他是鬼，陰間也無他的藉貫。只因他們出沒無定，就是煙裡來或是

霧裡去，其名叫作煙鬼，久在阿芙蓉手下當差，在荒僻所在幻成房屋，引誘人家子弟呼吸那延壽膏的滋味。得能有一人被他們誘入

殼中，阿芙蓉便與他記一大功，以便將來同證仙班。他們遇著文龍、楚材的時候，還未曉得他兩個人的來意，所以肯把阿芙蓉的來

歷與他說明，及至被文龍一喝，陽氣一衝，他們便不覺現出原形，吃嚇而逃。直等到兩人出村，方繞聚在一處商議著，至阿芙蓉那

裡去報信。

　　此時且丟過一邊，再說阿芙蓉的根由細底，上回不過說了一半，就被文龍突然一喝，這些鬼竟然逃去，以致未曾說得完畢。幸

而還有人知道，可以接續下去，不致有頭無尾。然究竟有否其事，則言者作為妄言之，聽者作為妄聽之可也。且說紅王下了命辦船

只護送公主前去的這道玉旨，以後便退朝進宮，見了王妃也無別樣言語，便命宮娥將公主召來。此時公主早已收拾停當，聞得父王

相召，即將一件要緊的東西帶在袖中，來見紅王。請安已畢，紅王就將黑國已有聘禮到來，並將吉期已經揀定，明日就要起程的話

與他說知。那個公主本是女中丈夫，聽了這些話面上也無難色。遂說：「臣女雖去，不過暫救目前之急，三年中斷不能被他玷污。

萬望父王勿忘前言，趕緊添兵練將，搜求富強之策。便可於三年內將臣女救取回國，切勿置之弗顧。況我國之弱，由於因循坐誤，

須得力求整頓，方能日致強盛。所以臣女這幾天內特著武經一道，呈與父王觀看，得能照此而，或者可以得志。望父王勿以為老生

常談而輕視之，則臣女便能回國了。」說畢便將方才帶在袖中的取出呈上道：「這是一篇武經，父王若不欲臣女返國，則置之不問

亦可。若猶欲臣女歸來，則須將這些緊要的事情照此行去，自然戰必勝攻必取了。且我國所患者，只在因循二字，故臣女特作此以

振頓，望父王鑒之。」紅王接在手中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道：

　　至德如唐虞，且有歡兜三苗之用武，而況邊疆接壤等於秦楚吳越者乎？此尼山垂訓，足兵之所以不容緩也。乃竊位之徒，惟知

沿習偷安，而謂兵法為鄙事，坐使鄰國昌熾，君殆身危，不亦茸之甚耶？故治兵之道，不可不急究也。其道維何，惟立於不敗之

地，先為不可勝而已。凡大綱有四，首曰修內，次日理外，三日出征，四曰臨敵。其目又各有八。

　　修內之目：一曰任賢。一人之智力有限，一國之事務無窮，非擇賢而任之，身雖極憊心雖極瘁，漏誤益多。任賢者非徒雲任之

而已，必信之專而毋掣其肘，責其大而不苛其細，收其成而不求其速。且賢士之進退，不獨敵人之所窺而動止，實開國祚之存亡。

一賢任則諸正士進，而不肖者遠矣。移風易俗，服敵安民，孰有過於此者哉！二曰重農。重農之道，在於黜以巧之民，絕娛玩之

物，使國中非耕不得食，非織不得衣，則游食之民、無益之工莫不盡歸農桑。西山東海之曠土莫不闢墾，則人人皆有恒產恒心。雖

遇水旱饑饉不為大害，即奸豪竊據煽惑，居民必無捨生產之樂，而就萬死之途以應之者。安民弭亂之道，莫不由此。三曰慎刑。慎

刑者，非省刑之謂，毋失出入之謂也。失出則奸猾漏網，失入則良善遭殃，均為不慎矣。必須明審適中，使受者無怨，聞者無議，

始為得之。若不問輕重，動轍即用其桎梏，輕罪重刑，使不幸而犯微過者，畏刑甚於畏法，以致初而逃匿，繼而拒捕，大而嘯聚負

隅，費糧勞兵，滋釀大患，可不慎乎？四曰薄賦。窮奢極欲，雖盡天之財猶不足。抑私養民，稍揖耳目之好而有馀。百姓足，君熟

與不足？富在百姓，雖有凶荒，不煩救濟，可免流離荒聚，所省極多。若厚斂者，民出其十而上，所得不過二三，饑饉之年雖加恩

發賑，君出其十，而民所獲亦惟二三。與其進出皆虛，曷若藏於百姓之外府？薄賦養民，誠保國消亂之正道也。五曰敦禮義。禮義

者，人君所以維國，士庶所以分別者也。其欺君者皆由不明禮義，故有詭譎之心，不臣之意，惟令有以敦文，斯知禮義而有君上

矣。六曰養士。天之生材有限，必育之有素，學之有方，使之優游習練以成其才，則使之以事，必能感恩盡力，發憤酬君。若平時

從未開心，設突然有變，則實學虛名，既非夙昔所周詳，去取之間安能不惑？且閒時不有推解之誠，尊崇之實，志士未必入彀，托

非其人，則敗國家大事，貽譏於後世矣。豈可忽乎？七曰辨材。無論材之大小，智之廣遠，皆須兼收並蓄而審辨之，苟不能辨其志

之所向，材之所能，雖培養勤切，等於無士。故必詳察其材，可為棟可為梁，可為椽可為柱，分而用之，自必各稱其職。可材過於

任，不可任過於材，蓋梁猶可為柱，而以椽為棟，則立見其傾覆也。八曰除異。凡民之性，常難定而易亂。奸民之念，每喜異以標

新，趨向不一，致治為難。故凡異言異教，煽惑愚民者，必急去之，惟以禮義為教，綱常為尊，使農安於田，女安於機，士安於

學，工商安於業，各安其事而不遷。為上者尤不可信重異端，惟古聖先賢、勞瘁憂民之事，常時宣佈，使民心通達不壅，即有倡亂

說於民間者，我知聞之必掩耳而走，袒臂而驅矣。心一力齊，何使而弗得哉。

　　理外之目，一曰謹邊備。雖處昇平之際而邊務不可斯須廢，偶一不謹，致敗敵之邪心，突有緩念，諸事未修，則邊疆瓦解。百

姓罹於鋒鏑，而廟堂震恐矣。謹者非徒求其名務，須有其實。如城圯者修之，濠淤者濬之，車壤者造之，馬老者易之，卒弱者練

之，吏事蠹者誅之，斤埃廢者復之，號令如水流，糧草如山積，材料俱備，士卒樂哉，敵雖有奸謀，未有不潛消而率服也。二日復

屯田。凡軍之所重者，莫如糧草。陸運費人畜之力，水載多風火之虞，逕截橫邀，為禍極烈，昔之遭此而覆亡者，昭昭可鑒。欲杜

其害，莫若屯田。邊多廣士，士可分耕，非僅足食，且深其溝澮以蓄水，取所起之士以為堤，使敵軍騎不能馳驅，步兵之便地也。

置兵於農，國無養兵之費，士卒免饑饉之憂。寇雖大至，自各顧其家業，必死爭而堅持其所利益。不亦溥耶？三日禁軍。需有一物

而須數物以成者，數物不產於一處，且必兼收而後能成。有一事而須數事為用者，數事不集於一時，自必廣彩而後可辦。凡視國外

之所少者，必加嚴防，勿任趨利奸徒偷漏而濟敵也。敵或少糧食，或少銅鐵，或少物料，或少漆，或少硝磺，或少方藥，或少圖

書，或少譎士，凡軍需之所急者，定百計以求之，我預塞其途，使彼無所得，安能猖獗乎？四曰安遠人。凡土地，雖有山原澤島，

四方之殊，而皆我之百姓，可不保其命，使樂其生哉？但地極曠遠，性極不齊，雖欲安民息兵，非可猝能也。必德政之所化，仁聲

之所及，使由近至遠，從風而靡，變其殘暴之性，非惟不敢驅兵犯境，且免四方鄰國搜戈。赤子各安其業，而無橫死之苦，即有猾

敵欲亂邊疆，雖解仇結約，我知百姓之心必不能齊，所謀立敗矣。五曰慎取與。邊疆小國之背叛，大約非在廷者貪取之不已，則在

邊者苛責之無厭。使彼不暇供命，積怨為怒，而以我貪鄙不道為口實，連衡四鄰同力擾邊。漸次至於不可制伏，其實由自起。待小

國之道，其來則答之，去則任之，不貴其所產，愛之如子女，防之如虎狼，若此而邊境小國猶生事者，未之有也。六曰練士卒。士

卒雖有恩以養之，若不訪延精巧技藝之師以教焉，雖有百萬等如嬰孩，果有忠君滅敵之志，其如力不從心何？故訓練之道不可不急

講也。無論明師、隱者、羽士、緇流軍民人等，有一技之可法，一藝之便捷者，皆禮而聘之，以教眾士。而士亦相其材、因其勢分

為數等，則習熟易而功有成。其精者賞而鼓勵之，則人人知練習矣。復教以獨自成陣，互參成陣之法，而以仁義驅之，何難所向無

敵哉？七曰隱諜。兵家之利，惟諜最廣，國而無諜，猶人之無耳目。是當廣擇忠義之士以使之，不但多方以隱之，使敵不覺，且使

此諜不知彼亦為我諜用之，久則敵之聲息皆知，某也忠某也詐，某也可以移主，某也可以賄交。察其動靜而知其心，臆揣其言論而

知其叛服，非諜其何由得哉？八曰攻心。制敵這道，攻心為上。心者，所以取智謀主決斷也。心既受攻，則智謀亂而疑惑生，雜而

不可用矣。攻心之術，惟奪其魂破其恃而已，其所倚以取計謀者，我去之；其所任以為心腹者，我間之；其所依為唇齒者，我解

之；凡其所恃，我皆先機而險取之。雖有奇才之士，亦不能為之謀矣。

　　出征之目，一曰正名。名不正則曲直不分，戰士之氣不壯。非計之得也。故當將出征之際，必先將敵之罪佈告於三軍，使聞者



皆發忿同仇，則未戰而敵已屈矣。二曰職能。用人之道，必使各盡其能，凡可用之才，咸羅而致之，毋使有遺才齎敵之失。則智者

使之主謀，果者使之參議，博者使之主使命，勇者使之率士卒，仁者使之主財谷，信者使之主司賞罰，義者使之撫傷殘，才職相

稱，士志各安，行軍之本於是乎固。三曰一士志。凡三軍之志，不獨使其不生二心，奉令克敵而已。必使其知敵人謹譎誘騙之詐，

而不為所惑。平時敵示利而誘我者，將固知其謀而因之以取事矣。而於追奔攻圍之際，得勢之時，敵即多方使計以娛我，或棄金銀

貨物於路，或散騾馬牛羊於道，或出婦女，或稱投降，軍士見利動心，失於紀律而敗事者，何可勝數？必須預為開導，使士遇此咸

知為敵之毒計，陪加警聳，雖百誘不從，而愈慎愈奮，則厥功可成矣。四曰親信。將吏稱職矣，士卒習精矣，而將吏不知體士卒之

情，士卒心拂將吏之意，未有克濟者也。必也使吏之於士卒，猶父母之愛其子。使士卒之於將吏，猶嬰孩之親其母。童子之信其

師，愛而不驕，信而不犯，則指臂之勢成，雖屢歷困危而不變。五曰備要。國不可一日無備，或有一事未備，或有一處未備，而為

敵所乘，變起於毫末之間，禍生於呼吸之頃，雖有長鞭不及馬腹，則大事敗矣。所謂要者，糧草也，輜重也，火藥之所也，樵牧之

地也，常行之要道也，不行之小徑也，關口津梁、城廓隘塞，以及斤堠諸事，平日雖有防備，此時更加嚴密，庶無遺漏耳。六曰養

氣。兵所以戰者氣也，氣盛則一可當百，氣衰則未戰而早寒。必先蓄養其氣，使之常盈而不虧，屢用而不竭，則無鈍兵挫銳之失

矣。蓄養之道，結之以恩義，勉之以忠孝，勸之以爵祿，使士感恩義之厚，慕忠孝之行，榮爵祿之顯，雖欲氣之不盛不可得也。七

曰選鋒。羿之教射，秋之誨奕，妙在自悟，得在專心。教誨雖同，精粗迥別，不加剔選，則過與不及混亂不分，強者奮勇弱者不

繼，兩俱敗矣。必選其最精者聚為一軍，分為四隊，豐其糧餉，使驍勇、知陣勢軍形地利之將，分而統之。猛若疾雷，速若閃電，

不獨可為衝堅突陣破強之需，又可為肘肋緩急之用。必分為四者，俾循球無窮耳。八曰嚮導。山川險易，將雖知而未必熟，圖雖載

而不能盡。非訪之熟游熟審者不可得而悉也。嚮導之用，非惟知乎地利，並欲知乎人和。某地為某賢人之所隱，某處為某猾徒之所

居。其地賢者，敬而禮之，猾者，聲而誅之，敵國人情聞風思慕矣。某城敵軍資之所藏，某地敵咽喉之要道。軍資之城，計取之毀

之，咽喉之道，力奪之。敵國得信落膽，此皆嚮導之功也。然誤信虛詐以為誠實，而受欺者，屢屢矣。必也兼聽廣訪，學平素之間

諜以決之，遠探近審以驗之。使諜者之道，不可任其脫離，不可使知我實事。成功之後，則計其功，大而爵祿，小而財帛，始酬而

歸之，庶不致有誤也。

　　臨陣之目，一曰詳察。敵國君臣之賢愚，將之才否，卒之強弱，糧之多寡，平居雖知之，臨陣之際猶不可忽而不得察也。察其

何者為堅，何者為瑕，羸者呆是真羸，壯者可是實壯？將吏之心和與不和，士卒之情洽與不洽？皆須察而知之。其堅者摧之，瑕者

陷之，假羸者待之，假壯者擊之，將吏不和士卒不洽急攻之，將吏和士卒洽緩圖之。智勇精銳氣勢俱勝於我者，詐以驕之，而激勵

將士待其隙以乘之。苟不究其虛實，遇敵浪戰輕爭，歷久而不大敗者鮮矣。二曰相地。相地者，相彼此營陣之地也。凡營必擇高陽

水草足用之地而處之，毋居幽囚危陷之地，恐受圍塞難出也。毋居水草叢會之地，恐火攻也。毋居卑下之地，恐水淹也。凡左右前

後遠近，山川村舍，林塹寺觀之可藏兵者，必細搜之，遠候騎謹防守，清隊伍禁妄行，使奸細無由入，此營之大略也。陣地必後右

高於前左，形分而勢連險，布步易布騎進退俱生，無所阻礙，利過半矣。三曰風。搏鬥之際，風所關於成敗最大。順風不加力而

倍，逆風雖奮勇而不能如常，又有塵埃損目塞鼻之患，可不審乎！未陣之先，當風所從來，敵向我背則止陣以擊之，敵順我逆則旁

趨以致之。不為我致則堅忍以待之，以精騎繞出其後而擊之。敵眾我寡，則利奮擊於風晦之頃，若我眾敵寡，敵乘陰晦來，則以精

騎出擊，或突其肋，或陷其背，或往或來疾若飄風，使不能測目眩心，動則反為我所亂矣。只可分軍追擊，慎毋以大軍輕出也。四

曰分合。能合而不能分謂之孤軍，能分而不能合謂之散卒。散卒心力不能齊，孤軍一敗即瓦解，皆大忌也。當分則分當合則合，在

察時宜。寡則利合，眾則利分，亦難勢一。分合之道，分不乖於合，合不背於分，若手足之伸屈，稟於心而不亂，斯為得之。陣後

之游軍，行營之探候，此則必須分者也。戰時奇兵之外，大兵須分為三，以循環迭進接戰，則我之氣勢不窮，彼之精銳已困矣。五

曰敗愈奮。勝敗雖兵家之常，然而敗者必謀之不臧，算之未善，備之未周，皆將之過，且可以為常乎？雖節制之兵，恩信素洽，不

幸而敗，根本未傷，人心尚固，猶不致涣散難理。然須自引其咎，自劾其罪，將吏士卒之受傷者，旦夕以視之，調藥以治之，善言

以慰之，未傷者諭以君恩之重，敵之不足畏，死裡求生，以雪恥立功之道。庶幾愈憤愈壯，而可用。若推過於將吏，以刑戮為威，

則人心離而不振，愈不可為矣。其有實違節制而致敗者，則又不得姑息而濫縱也。六曰勝愈慎。戰而數勝，敵未剪滅，安知非詐以

誘我？即是實其羽翼尚存，馀孽未盡，正用謀之秋，角計之侯也。敵為我所敗，其恨必深，其心必合，其力必齊，其謀必密，且毒

我之防備周遍，猶恐有忽微，意料所未及者，若驕而惰，則敵更易乘隙而入矣。以深恨之心，合而齊力以行，密毒之謀，當之以驕

惰之卒，而不危者未之有也。必須處勝之後，而如敗之初，處敗之際，而如勝之始。自然用而不窮，久而益壯矣。七曰善久。兵道

貴速而惡久，速則初省者多，而無疲挫之失，久則所費者廣而多罅隙之虞。此世所共知者也。然不能速而必求其速，不可。不久而

必不欲久，則係自蹈於敗亡之道也。如敵守一要害之城，高峭堅厚，池深潤迅險，糧足餉備，軍民心一而將賢能，無間可乘，力攻

則徒損士卒，終不能濟。舍之必滋蔓為亂，此則非足我軍。需固我營壘，防備周密，絕其樵彩，斷其外援，而使敵糧盡，潰散不可

也。焉能速而不久乎？故事惟在因時，不可泥古。八曰毋暴。夫兵之出，原為除暴止亂，既已獲魁首矣，其士卒皆天之赤子，無非

為嚴刑峻法所驅逼，非樂荷戈拒命也。則當釋而歸之，諭以仁義邪正，令其轉相傳佈，則俱為我所用。而未服者，皆解體矣。若恃

兵力之盛，思昔爭命拒戰之仇，怒以盡殲之，既乖出師之義，且失人心而干天怒也。故入敵人之城，其先世有功德於民者，必訪而

存其祀，立賢者以繼其後，除虐政誅邪辟，選賢良興教化，貨物無取，秋毫無犯，始不愧為仁義之師，又何難所向無敵哉！我國若

無志於雪恥則已，苟欲力圖振興，則此數端者雖不足以盡治兵之能事，而謹慎固密，揆情度理，於富強之要務，時宜之大略，則已

賅括靡遺矣。欲窮幽極妙者，更可令廷臣各抒所見，以憑採擇而用之。

　　紅王平日素知公主才學是極好的，今日因心中煩惱，所以見了這篇武經，卻並不甚留意。不過略略翻閱一遍，便就罷了。公主

見紅王如此，只得啟奏道：「臣女經營此稿，實費數日心血，臣女之意實欲求父王將此頒示君臣，得能依此而行，力求武備，臣女

回國何難？萬望父王勿束之高閣，則不獨臣女之幸，要亦宗廟社稷之福。敢請即日施行為要。」紅王道：「你去便去了，何必再絮

絮叼叼呢！」說畢仍向別處宮裡去了。阿芙蓉見紅王並不在意，不覺兩淚交流，對著王妃奏道：「臣女因恐黑國擅啟刀兵，故願捨

身前往，不意今日父王反加嗔怒，似此怎生是好？若要不往，更是非計，此刻只求母妃待臣女起程之後，把臣女一片苦情在父王前

婉轉道達，並訖趕緊操兵練將，救回臣女，臣女於三年之內誓不失身。望母妃莫信父王之言，以臣女有外向之心，臣女雖死黑國，

亦所心願。」說畢大哭不止。

　　王妃只得再三安慰，許她啟奏紅王，必然將你救回。公主方收淚拜謝，然後進宮安睡。一宿晚景已過，到了次日紅王方欲臨

朝，忽見宮人慌慌張張地走來啟奏道：「不好了！」紅王一聽大驚失色。要知究竟是何凶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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